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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或者他鄉： 

由「山有多高」觀察二代外省人的離散與家鄉認同 

 

 

宋惠中
1
 

 

摘要 

 

原鄉人的血，必須流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鍾理和 

 

「山有多高」2是導演湯湘竹的回家三部曲之一，也是湯導在身為人父之後，

為他父親所拍的紀錄片。片中敘述了湯父與湯湘竹對於回歸原鄉的渴望及原鄉意

義的探索。湯湘竹的名字裡隱含了父親的鄉愁，而且那是關於回不去的原鄉的鄉

愁。 

1949 年百餘萬外省人播遷來臺，隨著兩岸分離，國共對峙，回家成了他們

最遙不可及的夢。1987 年解嚴以後，開放赴大陸探親，再回首，已然人事全非，

少小離家老大回，鄉音已改鬢毛衰，原鄉已非記憶中的故鄉。 

如果每個人對生命源頭最初的記憶，也算是鄉愁的話，那我的鄉愁又在哪

裡？跟著父親的鄉愁回到湖南，迎面而來的湘字，郤引不起我太大感覺，我轉身

朝另外一個方向，腦中浮現出青青的山林之路，這讓我想起了最初的童年記

憶……。這是湯湘竹對於鄉愁的探索。 

本文擬由「山有多高」為起點，觀察二代外省人的離散與家鄉認同，討論外

省第一代對於原鄉認同的變遷。並進而分析外省第二代與第一代的世代記憶與認

同轉變。 

 

關鍵字：山有多高、外省人、離散、認同、集體記憶 

 

                                                 
1元培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專任助理教授。 
2
本文所引用文本：葉如芬（製片）、湯湘竹（導演）（2002）。山有多高。台北：公共電視。本片

曾獲2002年金穗獎、優等紀錄片獎、2002年金馬獎最佳紀錄片獎、2002年台灣紀錄片雙年展評審

團特別獎、2002年入圍亞洲電視獎紀錄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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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影像作為一種紀錄方式：臺灣紀錄片影像中的老兵身影 

 

電影從 1895 年誕生到現在已有一百多年的歷史，百餘年來，它以一種記錄

現實的工具，而發展成為一種表達人類思維與內在感情世界的媒介。時至今日，

不論從電影工業技術的變化，影像作為一種紀錄的方式；及影像成為重構或建構

集體記憶的載體已成為可能。 

紀錄片在近十餘年來蓬勃的發展，與社區營造、族群記憶、地方文史活動等

相結合，形成特殊的文化活動。這些紀錄片多選擇站在「個人」的角度重新回頭

書寫和紀錄在大歷史下的小人物，形成給予某些小眾發聲機會的「小敘事」（little 

narrative），而這些「小敘事」，常常與強調歷史因果關係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不同，這給了以往失去歷史發言權的小人物也有作為個體的歷史經驗

和意義，讓我們有機會窺見深藏在人們生命中的血淚故事。因此，關於紀錄片的

討論及論述，不僅僅是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而是文化現象的演繹，以及集體記

憶的觀看方式。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臺，帶來了百餘萬流離的異鄉人，近年來他（她）

們的故事也成為影像紀錄片的焦點。最早關於外省老兵的紀錄片是 1965 年，陳

耀圻導演所拍攝的「劉必稼」，這部影片是臺灣紀錄片史上第一部具觀察性紀錄

片內涵的真實電影。片中的主角劉必稼是一個在 1940 年代在大陸農村被抓丁而

隨國民政府來臺的軍人，他在退伍前到臺灣東部河川地，辛勤地挑石頭開闢田

地。「劉必稼」紀錄片當年發表時，在臺灣藝文界引起很大的震撼3。 

1996 年時，以拍攝紀錄片為重心的吳乙峰導演的全景傳播基金會推出了紀

錄片《陳才根的鄰居們》。這部影片記錄的是 1996 年之前，住在當時台北市 14、

15 號公園預定地內違章建築區域中的七位老伯伯的故事。這一大片違章建築共

住了有九百多戶人家，裡頭住了許多中下階層的小市民，以及許多俗稱的「榮

民」、「外省老兵」，每個人因為不同的狀況而擠居在這片雜亂的建築中。早期，

這裡是日據時代的公墓，後來許多因為戰爭而回不了家以及從軍隊中提早退役的

人，開始在這裡以木板搭建房屋，就這樣住了下來。吳乙峰導演在拆遷之前，花

了兩年時間記錄下他們在臺灣落地，但卻不知是否該生根的故事4。 

2000 年，蕭菊貞導演以尋找祖母的「銀簪子」為出發點，回溯他父親及其

朋友的老兵故事。並出版了一本書《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見自己》述說自

己在拍攝這部紀錄片的心路歷程以及種種突發事件。 但本書的副標題「終究，

我得回頭看見自己」，或許是日後許多「外省第二代」手拿攝影機拍攝自己父祖

的最佳理由。 

2002 年的「山有多高」是導演湯湘竹的回家三部曲之一，也是湯導在身為

                                                 
3《劉必稼》影片攝製完成的數十年後，胡台麗因從事榮民研究，在花蓮木瓜溪畔的一個農莊中

驚喜地發現了劉必稼的身影，於是開始以攝影機紀錄這個由外省老兵，與他們來自台灣不同族群

的妻子及兒女所組成的新移民聚落 ，完成一部《劉必稼》影片的續集──《石頭夢》。 
4吳乙峰（導演）（2006）。全景紀錄片：陳才根的鄰居們。台北：公共電視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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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父之後，為他父親所拍的紀錄片。片中敘述了湯父與湯湘竹對於回歸原鄉的渴

望及原鄉意義的探索。湯湘竹的名字裡隱含了他父親的鄉愁，而且那是關於回不

去的原鄉的鄉愁。本片由前一部紀錄片《海有多深》的胎兒影像作為敘事的起點，

由於父親突然中風，不得不讓他正視生命的源頭。生命的源頭來自何處？對湯湘

竹來說，父親為他取的名字似乎已揭示了答案，也包含許多暗示和期待，扛著沉

重卻難以言說的情感。「湘」，是父親老家湖南的簡稱，而「竹」指的是新竹尖石

鄉，是父親來臺後的家，也是湯湘竹的出生地，「湘竹」意指湖南人在新竹出生

的，湯湘竹說：「我的名字結合著父親的鄉愁。」 

此後，因應各地眷村改建的浪潮，以紀錄片的形式刻畫老兵或眷村身影，似

乎蔚為風潮。如 2007 年，製作人王偉忠所拍攝的《偉忠媽媽的眷村》一片，紀

錄嘉義建國二村改建前的種種5。2008 年開始，外省臺灣人協會舉辦「榮光眷影」

紀錄片人材培訓課程，使更多非專業的素人紀錄片展現在我們面前。如陳心怡的

《被俘虜的人生》紀錄古寧頭戰役後被俘虜的共軍戰俘，在臺隱姓埋名過一生的

故事。《一人三坪六十年》紀錄公館芳蘭山莊空軍退員宿舍老兵的生活。《夢痕》

的導演陳一芸，記錄父母親的日常生活，就像翻開家庭相簿般細數著自己的家庭

史。在各地的眷村改建浪潮中，為自己將消逝的「家」留下紀錄，而產生了許多

關於各地眷村的影像與文本（高有智，2011）6。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以影像作為一種記錄的方式，在記錄老兵身影上，已有相

當的文本可提供分析與討論，本文擬由「山有多高」為起點，觀察二代外省人的

離散與家鄉認同，討論外省第一代對於原鄉認同的變遷。並進而分析外省第二代

與第一代的世代記憶與認同轉變。 

 

 

貳、流離與鄉愁：外省第一代的家國情愁 

 

一、戰爭經驗與流離記憶：離家 

1949 年國民黨政權撤退來臺，在國共內戰的大撤退中有許多老兵就這樣隨著

國民政府的軍隊來到臺灣，這些老兵當年各有不同的來源，有黃埔出身的嫡系子

弟兵，有懵懂無知的少年兵，有各地征兵抓丁而來的民伕。（王德威，2004: 11；

龍應台，2009）但他們始終懷著反攻大陸的夢想，希望有一天能夠再度回到家鄉

去，沒想到再也無法回去了。這些「外」省人的身分，標誌著空間上無所著附的

                                                 
5王偉忠（導演）（2007）。偉忠媽媽的眷村。台北：天下文化。 
6
這一類以眷村文化為主的紀錄可參見，高有智（2011）。眷村文化保存工作者群像。載於張翰璧

（主編），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台北：群學。除了因為眷改議題引起社會普遍觀著外，眷村文化

的保存的另一個脈絡與一九九ｏ年代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有關，1998 年省文化處推動大

家來寫村史運動，在眷村類別中選擇台北縣中和安邦新村為種子，吳密察等（編）（1999）。村史

運動的萌芽。台北：唐山。蔡筱君等（編）（2002）。閱讀安邦新村：一路行來的眷村巷弄生命記

事。台北：竹籬笆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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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外於臺灣，也外於大陸上的家園故土。（梅家玲，2006: 12）。想家與

鄉愁成為老兵無以承受的重，余光中的〈鄉愁〉訴說著他們對家鄉的依戀。 

 

小時侯，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 

後來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裡頭； 

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陸在那頭。 

 

追隨國府而至臺灣的外省人其實並非是一個和諧的整體7，這些總數約一百

餘萬的新移民，既來自四面八方，內部當然也有他們的省籍問題。這些人與臺灣

原有的族群語言習慣不同，且多數分布在各類軍公教體系的眷屬聚落當中。更重

要的是近代中國的國難和流離經驗，以及國民政府所謂的中國國族主義成為他們

的集體記憶。 

其實外省人只是對應於本省人的一組概念。國民政府撤退來臺之前，並沒有

「外省人」此一特定族群的存在。撤退來臺時， 在「一年準備、二年反攻、三

年掃蕩、五年成功」的口號下臺灣只是臨時的避難所或復興基地。因此，外省人

的群體意識，是來臺灣後共同生活經驗的累積。特別是眷村的生活空間，提供外

省人蘊釀我群意識的重要條件。（參閱李廣均，1996: 367-390；柴雅珍，1997） 

而這些族群經驗是藉由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和結構性遺忘（structural 

amnesia）相互作用的結果。Maurice Halbwachs 曾指出人類的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

行為，每一種集體記憶皆有其相對應的社會群體。為了強調某一種社會的凝聚，

該社會人群不斷以某種媒介（包括文物、文字或儀式）來重覆強調此一集體記憶

（Halbwachs，1992）8。Hobsbawn 也強調過去的集體記憶如何被重覆強調，以維

繫社會人群的凝聚（Hobsbawm，1983）。 

 

二、家與故鄉：成家與想家 

 

（一）臺灣的家 

遷臺初期外省人在一年準備、二年反攻、三年掃蕩、五年成功的口號下，期

待返鄉／復國的心態，隨著政治軍事情勢的演變，及個人生活經驗的變遷也逐漸

產生變化。1950 年頒布的《勘亂時期軍人婚姻條例》限制滿 28 歲的軍官及技術

士官才能結婚，並在全國設立近千個眷村，（郭冠麟主編，2005: 7）藉以安置大

量移入的外省人，這二項政策，都對外省人的家與故鄉認同產生重大的影響。1959

                                                 
7在臺灣一般人的觀念中，外省人給人的刻板印像也有「外省權貴」和「老芋仔」二個完全不一

致的社會意像，「老芋仔」最初是臺灣兵入伍後與外省兵接觸後產生的，基本上是低階外省士官

兵的代名詞，以後變成老榮民甚至外省人的代稱。參見(胡台麗，1990)。 
8台灣 1990 年代以降所強調的社區總體營造和村史運動即不斷的以某種媒介(包括老照片、日記

或文物和家譜)重塑地方的歷史。關於其中一些操作方式的討論考參考見尤力‧阿冒等撰（1998）。

大家來寫村史。台北：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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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政府放寬軍人婚姻限制，但距國府來臺，已經十年了，許多青年軍人已步入中

年。而眷村也成為日後凝聚外省人文化的重要保壘。成了家有了第二代的，成為

開臺一世祖。一代人歸鄉之路的灰飛煙滅，造就另一代人的靈根自植。（王德威，

2004: 13） 

當然，不是所有的老兵在臺灣都成「家」立業，成了家的才有二代外省人的

認同與鄉愁可言。未成家或沒有進入眷村體系的老兵，多數進入榮家或在外自謀

生活。（林勝偉，2003）「銀簪子」片中，蕭父的朋友多數是居於屏東榮家的老

榮民，透過「往事重述」的方式讓榮家的老兵敘說創傷經驗，來表現老兵的流離，

訴說自己的故事。片中的榮民之家，彷彿是軍營的再現，老人吃飯穿著有如幼稚

園小朋友般同色系的圍兜，相同的餐具。廖如芬的觀察，榮家的每位榮民就彷彿

一顆顆孤立的星球，在各自的軌道上運轉，彼此沒什麼交集，而無家可歸的失落

感總會不經意的出現在他們的言談中，因為榮家的「家」僅是家屋，而不是「家」。

（廖如芬，2010: 72）。老兵不死，只是在榮「家」漸漸凋零。 

眷村與榮家外的流離老兵，更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陳才根的鄰居們》影

片中導演不斷地追問每個人的婚姻狀態，是否在臺灣有結婚？在大陸的妻子有改

嫁嗎？關於「家」（家庭、家鄉）的認同，在他們身上有了另一層含意。就靠著

這些老榮民彼此相互的扶持，日久他鄉是故鄉，就靠著相濡以沫的情感，幾位鄰

居們竟組成了一個這麼特殊的家。這類的老兵多處在社會邊緣位置，吳明季更指

出老兵的三重失落的話語：1. 處在與瘋子、白癡、腐敗垃圾為伍的癲癇屬性歸

類；2. 流亡經驗；3. 老人失落處境，用死寂與沉默在社會的角落訴說自己的故

事。（吳明季，2010: 45） 

 

（二）近鄉情怯：他鄉或是故鄉 

在「山有多高」中湯湘竹與父親兩代其實對於原鄉有著完全不同的想像。湖

南是父親的原鄉，是午夜夢迴魂縈夢牽的地方，對湯父而言那是父母埋骨之所。

片中湯父告訴湯湘竹，爺爺過逝時若知道，時在金門的他會從金門跑回老家。回

家探親的心願則是在「在清明節的那一天，回大陸掃墓，幫家裡掃墓。」探親與

回鄉掃墓，似乎成了所有老兵的共同願望。一封封無法寄達的家書，訴說著無盡

的思念，回家的路遙遠而漫長。（外省臺灣人協會，2006） 

《山有多高》透露著個人際遇與大歷史的相脈關係。在不幸、遺憾之外，更

多的事是當事者的不願與不想再提的。「你昨天回到老家覺得怎麼樣？」父親說；

「人都不認識了……都變了好不好」；「會想再回去嗎？」父親搖搖頭：「根本不

像老家了，老家的房子都沒有了。」當原鄉不再是記憶裡的模樣，日久他鄉會是

故鄉嗎？鍾理和在原鄉人中提到：「原鄉人的血，必須流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鍾理和）但回鄉之後呢。 

《陳才根的鄰居們》中，許多老兵在 1987 年開放探親之後，先後回大陸許

多次，被問到老家的狀況時有人感嘆著：「那裡的生活我過不慣，在這邊（臺灣）

是外省人，回去（大陸）了也是外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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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菊貞的「銀簪子」導演的問父執輩的老榮民：「你想回去嗎？」「不想。人

家表面上歡迎，內心不歡迎。」也有說「想回家看看，可是家已經找不到了。」 

 

思念──在海的那一邊，歷史的錯誤扭曲了多少人的一生，戰士不能榮

歸故里。家、歸不得、不可求！ 

──「銀簪子」紀錄片結語 

 

參、故鄉或他鄉：外省第二代的原鄉情懷 

 

一、原鄉或故鄉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臺，不僅帶來了百餘萬流離的異鄉人，也將近代中

國的民族文化與國族想像帶入臺灣。91947 年的二二八事件及隨之而來的清鄉和

白色恐怖，韓戰後的美國的經軍援助，1954 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及 49

年中央民意機構遷臺的法統的延續。確立了國民政府對臺灣統治的基礎。戰後初

期國家機器對社會的嚴密監控和威權統治、制式教育與言論控制，使 1950 至 60

年代成長的第二代外省人只能依國民黨的文宣與教育，來瞭解中國和臺灣的過

去。 

對戰後第二代的「外省人」而言，其實對中國的歷史現實隔閡，並不表示他

們欠缺歷史感，他們的歷史感來自於從小所接觸的國族論述。就外省籍的戰後世

代而言，他們多數在臺出生可能並無實際的流亡經驗，但自幼來自於父祖的流離

經驗，及學校和社會所灌輸的國族敘事，都使他們有深切的流離心態。許多人都

是「瞪著身分證上的籍貫欄嚷著懷鄉的」
10
。隨著時間推移，第二代的外省人愈

發覺得和他人不盡相同「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原

來，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得以返鄉探親的那一刻，

才發現在僅存的親族眼中，原來自己是臺胞、是臺灣人，而回到活了 40 年的島

上，又動輒被指為『你們外省人』，他們遲早會在伊索寓言故事裡發現，自己正

如那只徘徊于鳥類獸類之間的，無可歸屬的蝙蝠。」（朱天心，1992） 

《山有多高》的湯湘竹說父親幫我取名叫湘竹，是湖南人在新竹出生的意

思。這樣的例子在臺灣的外省第二代中並不少見，許多人的名字都帶有父親的鄉

愁，不然就是台生、澎生等流離似的名字，這似乎意味著外省第二代特殊的流離

                                                 
9關於晚清以來中國的國族建構與國族想像可參考沈松僑的相關研究，見沈松僑(1997)。我以我

血薦軒轅──黃帝的神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1-77；沈松僑(2000)。振

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77-158；

沈松僑(2006)。江山如此多嬌──1930 年代的西北旅行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歷史學報，37，

145-216。從戰後臺灣已出版的自傳、傳記與口述歷史的分類來看，戰後臺灣社會記憶的回憶對

象以男性、外省人為主，對本省人的回憶以 1990 年以後較顯著增長。見(王明珂，1995)。 
10龍應台（2010 年 8 月 9日）。文明的力量：從鄉愁到美麗島。聯合報。文中也描述了 1970 至 80

年代初期臺灣青年「中國夢」的轉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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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鄉愁的記憶與傳承，在他們的身上隨處可見。許多外省第二代是在陪父母

探親的過程中才來到陌生又熟悉的原鄉。當然，外省第二代來說探親多少具有家

族傳承的意謂。湯湘竹父親的中風與新生兒的誕生幾乎是同一時間發生，「紀錄」

成為使命（擔心孫子看不到爺爺），也成為人子（導演）心中潛藏的焦慮，因而

有陪父親返鄉探親的情節。（范宜如，2009: 118）湯湘竹自陳：「當我抱起自己

的孩子，才終於瞭解父親的心，我決定只要父親能動，就帶他回老家。」傳承的

意味十足。 

 

二、家的記憶與認同 

外省第二代（尤其是與本省籍婦女通婚的第二代）對於家的認知，常處於幻

影與真實之間。父祖的故鄉是家，常在父親的口中、書本上及自我想像中出現。

母親的娘家也是家，可能是每年過年回去的地方，是最早與其他族群接觸的地

方；所居住的眷村當然是家，是個人從小生長的地方。眷村子弟苦苓說:「嚴格

的說，我有三個家鄉：一個是熱河省林東縣，……第二個家鄉是宜蘭，母親生長

的地方……，第三個家鄉便是新竹的湖口（眷村）……。」（青夷編，1993: 

157-158）。事實上，眷村生活可能才是他們最初的記憶，而這些記憶在後眷村

時代多數已成為回憶。（黃淑俐，2008: 222）張啟疆也指出：「眷村已經過去，

新的生活必須面對，但生命的根永遠繫於人性與血緣；它會隨著我們前進的腳步

紮向更深，穿越已經歷的和未來臨的苦難與甜美的歲月。」（青夷編，1993） 

齊邦媛指出：在眷村長大的第二代，除了身份證上本籍欄內填著父親的家鄉

外，內心對河南、山東、遼寧、湖南、四川……這些遙遠的地名，毫無思之落淚

的感動。父母當年辭別的家鄉，對他們來說，只是個地名。即使有回去的一天，

也不知向誰去認祖歸宗。生長在加速繁華的臺灣，他們年輕的生命沒有苦難和憂

患意識。熱熱鬧鬧的升學競爭、友情、愛情、婚姻、事業理想……占滿了思考的

空間，倒是面對即將拆遷和村口被砍的大樹時，錯綜複雜的童年記憶令他們惆悵

徬徨。這是軍人的二度辭鄉。（齊邦媛，1998: 154）因此，眷村改建是二代外省

人的重層流離經驗。 

 

三、生命經驗與鄉愁 

當然也有許多外省人，並不是居於眷村之中，湯湘竹即是一例。「山有多高」

的片中湯湘竹說到：如果每個人對生命源頭最初的記憶，也算是鄉愁的話，那我

的鄉愁又在哪裡？「但跟著父親的鄉愁回到湖南，迎面而來的湘字，卻引不起我

太大感覺，我轉身朝另外一個方向，腦中浮現出青青的山林之路，這讓我想起了

最初的童年記憶。」湯父於八二三砲戰受傷後轉任警察，服務於新竹尖石的山區，

因此他從小生活於新竹尖石，對於山地小學秀巒國小路跑隊的原住民小孩有特別

的親切感。因此《山有多高》的 VHS 版本是採三條敘事軸線進行，除了父親中

風後的返鄉之旅、兒子小樂的出生和成長，還加上尖石鄉秀巒國小路跑隊的訓練

及比賽情境。湯湘竹說：「秀巒，像極了我童年記憶中的尖石，這裡的孩子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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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氣味。」11片中湯湘竹與父親重遊尖石，到了即將拆除改建的尖石分駐所

「圳溝還在，泥鰍也有」尖石似乎才有他的生命記憶。湯導自言：「童年景像已

不復在。尖石對父親而言，只不過是漫長人生中的一個驛站，對我而言，卻是生

命記憶的源頭。」湯湘竹對於「故鄉」的陌生，對於尖石的親切，當然與他的生

命經驗緊緊相扣。 

 

 

肆、（代）結語 

 

過去十年來臺灣內部與兩岸經常處於政治對立狀態，使「身分認同」這個詞

彙在臺灣社會當中既被廣泛討論，又被窄化成「臺灣人／中國人」、「統／獨」、「藍

／綠」等二元對立選項的「政治認同」範圍內。其實「身分認同」與「政治認同」

是可以不必然相等的。 

近年來的眷村熱和對於老兵的紀錄的搶救運動，都是在後眷村時代紀錄一種

逝去的文化。老兵不死，只是凋零，當凋零殆盡，還能留下些什麼？《山有多高》

是回家三部曲之二，藉由父親的「回家」，一層一層撥開離散與鄉愁，去發現家

在何方，每個人生命記憶的源頭，會展現對生命與土地的關懷，是這一部片最珍

貴和重要的價值。 

凡走過必留下痕跡。1949 隨國府來臺的百餘萬「外省族群」，對於臺灣這塊

土地文化的豐富性，是饒有貢獻的。就像逯耀東教授指出「川味牛肉麵」等小吃

發明自於臺灣，其間融合外省族群的各地特色，和而不同，豐富了我們的生活，

也帶給我們新的集體記憶。 

 

                                                 
11
DVD出版時刪除關於秀巒國小路跑隊以及江彼得的親子故事，然而片尾的致謝字幕中仍出現相

關人物。因此初次看這部影片時感到一頭霧水。湯湘竹也自陳：「我小時候大概兩歲就搬到了新

竹尖石鄉，屬於山地部落，當初片子有三分之ㄧ的線是在那個山上，那是我的童年記憶，但是那

一段後來被我全部幾乎都剪光了，因為我也覺得那一段做的非常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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